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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考古事业中发展最快的领域之一

是应用考古学，按照学界更常用的一个称呼是公

众考古学或者公共考古学[1]。一些考古学家行有余

力，开始自觉地加入科普大军，通过报刊、图书、

影视和自媒体等各种途径向公众普及考古发现与考

古知识；一些考古学家深度参与博物馆展览策划、

宣教导览以及古迹遗址游览讲解和考古研学活动；

还有一些考古学家参与古迹遗址保护、展示乃至文

旅融合的规划设计运营等，为遗产保护传承和转

化利用提供智力支持[2]……国家对考古事业也更加

重视，除了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

等重大课题支持和引领考古发掘、研究之外，还大

幅度增加人员编制和经费投入，加强基本建设中抢

救性考古发掘力度和保障。如此内求外推、里应外

合，考古调查、发掘、研究除了固有的学术属性之

外，已经越来越深刻地融入了社会，学术考古之

外，公共考古方兴未艾。

但是，就考古事业的主流——考古学界来

说，对这些现象是有不同认识的。比如考古科普，

尽管现在有了一定的社会影响，但在若干年前仍被

权威人士认为是不务正业；对于基建考古与抢救性

发掘，不仅常常受到相关方面刁难掣肘，有些考古

人自己往往也是应付了事；而考古发掘研究资料的

后续利用，包括与文物归藏单位如博物馆入藏、展

示等的衔接，仍然存在着严重的体制性障碍，造成

绝大多数考古资料包括出土文物、标本，在发掘报

告完成之后便被重新雪藏，除了少数“明星”遗

物，大多将难以重见天日，有效发挥作用。总之，

发掘之后考古信息、资料利用率低，已经成为亟需

关注的问题[3][4]。更需要围绕考古资源的合理利用

来构建科学系统的公共考古学理念、理论、方法乃

至法规保障体系等。

说到公共考古学，首先应该明白从来就不存

在真正的“私人的考古学”。一些人加入考古可能

纯属个人兴趣，甚至也难以杜绝私自发掘、盗掘，

但一出土文物就会是公共性的社会事件。问题是，

应该如何认识考古学的公共性，以及如何将具有高

度公共性的考古工作各个环节最优化，将考古成

果、资料包括出土文物和古迹遗址的社会效益最大

化。这是作为考古学分支学科的公共考古学的题中

要义[5]。

当然，考古学首先应该不断提升其科学性，

这是考古学安身立命的根本。考古学的诞生被认为

是对具有千年传统的旧史学的变革。历史本身就是

事关人类的公共记忆的，不过最初可能只是家族或

部落的衍生神话或成王败寇的赢家叙事，并往往被

认为是说教大于事实，所以才有数千年不断的考证

和研究。而考古学对传统史学无论在材料、时空范

围、手段、方法、理论等方面都有重大突破，让复

原历史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对于人类认识自身历

史，有人断言考古学之于传统的历史学犹如哥白尼

的日心说之于托勒密的地心说，在时空范围和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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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来就不存在真正的“私人的考古学”。从考古调查发掘所涉经费、土地和考古出土文物、资料信息，到考

古知识、理论、技术方法的社会共享，再到考古发掘之后文物、古迹、遗址的保护、利用、管理，无一不是社会性问

题。科学考古学满足考古学家和人类面向古代的求知欲望，而公共考古学则是面向人类基于历史的未来可持续发展资

源、信息、知识管理和价值观建构的考古后问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对考古资源的保护利用管

理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也为中国公共考古学的发展提供了历史性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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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涵等方面都有革命性变化。

考古的发现是可以观察的，分析和推究的结

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以验证的，这正是一切科学

的特点。考古学让帝王将相与黎民百姓的生计、生

死等都成为可以被观察分析和描述的对象。但考古

所复原的人类历史无法进行实验检验，因此，考古

学仍然具有浓厚的人文性，更重要的是——日益开

放的公共性，因为人人都希望了解历史，进行属于

自己的寻古溯源和寻根问祖。但是以人类遗存遗产

为对象的考古学的这种开放性要有科学性作为基

础，这种公共性也需要适当的伦理道德乃至法律法

规来规范和协调。

考古学的公共性体现在学问与资料两个维

度。考古从一启动实践就具有了强烈的公共性。除

开调查发掘的田野工作，新学问超越旧传统，新规

范超越旧道德，是随着考古资料共享及其范围的扩

展而逐步展开的。从古物私藏独赏，到同好切磋，

到必须规范地处置和予以公布，再到保存诠释传播

并使之传承久远，参与共同客观历史认知构建、促

进社会文化建设、助推可持续发展，历史根源蓄积

的能量围绕考古发现犹如同心圆一圈一圈展开。因

此，现代考古学一诞生就被纳入公共性事业，尤其

是田野发掘、出土资料管理、遗留文物古迹后续处

理等一开始就受到政府关注与参与。作为学科的考

古学的开放性也日益增强，多学科合作、社会宣

传、公众知情乃至开展全球性视野下的区域性、社

区性考古等，让科学考古不断增添跨学科、人文

性、公共性等特性，也渐渐成为重新认识历史、认

识地方，重聚社群、民族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凝聚力

的必由之路。

百年中国考古成就辉煌[6]，这里不打算重复，

只是说说面对新时期尤其是日益强烈的公共考古需

求，业界内外应有何对策。

一是非必要不发掘。不主动发掘帝王陵已经

成为业界共识[7]。这个共识还应当进一步扩大——

没有明确的学术目的，良好周密的计划方案，必要

的前期准备和保护预案——总之，遗址没有破坏之

虞，而发掘条件又不太具备，都应留待有能力揭示

更多信息、保存更多信息时再发掘不迟。因为，所

有的发掘某种程度上都是一种破坏，彻底的发掘必

然是彻底的破坏[8]。

二是非发掘必尽心。除了获取学术资料，推

进学术研究，现场的文物古迹保护，信息提取、记

录，资料的保存与共享，研究成果的刊布与传播，

都应该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尽力而为。即便对于配

合性、抢救性的基本建设中考古发掘也应如此。对

于非大型工程项目的普通基建、动土项目，包括一

些农村宅基地建设等，凡涉及古迹遗址的项目均应

纳入抢救发掘之列。

三是发掘善后工作要做好。主要是项目结束后

出土文物包括档案资料管理与长期持续利用，也包

括重要发现的后续保护和相关管理，将发掘的破坏

作用降低到最小，将发掘收获的意义提升至最大。

上述所说是“不该”，是操守和坚守。其实

公共考古学还有“应该”，有进攻与作为。首先就

是不断提升揭示古代遗存信息的能力。考古学的科

学性是以科学的理论方法为武装的，科学的地层划

分、遗存类型划分以及比较分析，是现代考古学的

出生证。而几乎一切新兴科学的理论和方法都可能

在考古工作的某些环节发挥重要作用，让考古学的

观察分析，对古代遗存其具体或者抽象的显微镜、

放大镜、望远镜效力不仅不断提升，更是不断由人

工遗存的考古对象扩大到人体遗存和生存环境遗存

等，探讨的人类及其文化相关演化问题也不断深入

和发散。更重要的是，考古学家应该跨越学科界

域，不断融入现代社会，将考古发现、考古学研究

成果、揭示的文物古迹及其信息档案资料乃至考古

学的科学理论方法与其他学科、利益相关者以及普

通大众进行共享。考古学有责任参与考古发现与资

料的后续保护利用和管理。曾经有聚落考古学[9]、

社会考古学[10]等考古学研究人类社会运行的分支

学科，旨在从考古资料探索认知人类社会组织演

化等问题，今天也该有考古社会学，系统研究考

古学与社会的总体进步关系等问题[11]，这是做好

公共考古学的前提之一。今天，即便是纯粹的考

古发掘现场，也已经不完全是考古学家的考古，也

有必要成为多学科的考古、保护性的考古、展示与

传播性的考古，甚至是应该关注后续利用的考古

了。至于报告公布之后的文物、资料管理利用，发

现遗存的处理、管理，不仅需要考古学研究成果的

支撑，更需要科学的考古资源保护利用管理法规的

配套衔接。

公共考古学当然不是上述几条“该”与“不

该”所能完全涵盖的，而是要更加深刻地认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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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时代，经由考古我们已经认识到现代智人

四海一家、同一源头，但长期的地方性适应所造就

的文化积累，也表现出空前丰富的多样性，民族国

家、地方、群体、个体权益等博弈、交互，更进入

到全方位展开的新阶段。对于历史的认知和文化、

自然遗产，成为我们建构新的更高层次的协作与人

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文化资源，公共遗产的文

化弥合特性愈加凸显。历史是全体人类共同创造

的，也是不同族群、不同的人各自创造的，但所有

人拥有共同的起源，也命运所系拥有着一个共同的

未来。这个共同性是个体发展、群体存在、人类命

运共同体延续的自然和文化前提。因此，历史与遗

产既是共同的，具有公共性，也和不同人具有不一

样的联系，受到不一样的价值关切。而考古学作为

古迹遗产核心价值的挖掘者和客观的诠释者，不仅

应该是人类古代的科学追寻者，也应该是人类历史

遗产的保护者和传承者，应该有致力于促进共同历

史价值认知建构的传播和应用考古学[12]。

科学考古以地层学类型学发端，只有手执

“小铲”的考古学家能考古；考古学家做普及，发

生了公众考古；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考古学纯洁

性的不断丧失，更为复杂、系统的科技手段包括其

他学科纷纷涌进考古，处理日益多样的发现资料，

解决不同学科面对的问题，并共同探索人类的古

代，打破了考古学家对考古的垄断；公众不仅仅是

听众、被普及的对象，发展到现代也要求知悉或参

与考古的权利，要求对于历史及其遗产的共享权甚

至是处置权——这已经不完全是兴趣，也不完全是

科学，而是一个价值认知传导与价值观建构的社会

文化问题了。但随着时代的进步，人类共同的古

代，共同的遗产——人类历史记忆及其价值，应该

有最佳的处置，最好的发掘、保护、利用、传承。

对于人类的过去应该进行全方位的考古，对于有限

的考古资源应该进行专业、科学、合理、合法的处

置。这是公共考古学的责任，也是科学考古学的用

武之地。

未来的公共考古大有可为。在专业考古的引

领下进行公众寻根，扩大科学考古学的社会应用，

把科学的考古发现和认识让有兴趣者、利益相关者

精确地知晓，把考古遗存、资料保护好、利用好、

管理好，让公共资源作用最大化、最优化——因

此，公共考古学既需要学术规范，更需要不同层面

包括社区、地区、国家和国际性的伦理准则与政策

法规。应该说，这些多少都是有的，或者已在探

索，但面对考古资料和历史遗产的大量破坏，考古

学界和全社会应该有紧迫感，应该在实践中与时俱

进不断完善。

中国的公共考古学已经起航，而作为一个历

史悠久、考古资源丰富的遗产大国，公共考古学也

将会因时代之需而成为未来中国考古学最耀眼的增

长点之一，成为在国际遗产界最具特色和富有贡献

的领域之一。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课题编号17@ZH018）、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课题编号2017-

JBKY-19）“符合国情的文物保护与利用研究”支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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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Nature and Present-day Value of Archaeology Science

Cao Bingwu
(Chinese Academy of Cultural Heritage,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As the populariz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archaeological knowledge are coming under the spotlight in the main-

stream media and the whole society recently, the relation between archaeology and the public has also become the academic focus, 

making community archaeology or public archaeology one of the forefronts in the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exploration of ar-

chaeology.

Based on the fact that almost all facets in archaeology, including the costs and land involved in the excavation and research, the 

unearthed artifacts and informative data, the sharing of archaeological expertise, theory and techniques in the whole society, and the 

conservation, utilization and management of relics, historic sites and ruins after the excavation research, are social issues, this ar-

ticle presents the idea and allied thinking that there has never been private archaeology, and archaeology and related subjects should 

strengthen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archaeology.

It is believed that scientific archaeology meets the thirst of archaeologists and all human beings for knowledge about the ancient 

times. However, public archaeology, focusing on the issues after the excavation research, including the resources, information, knowl-

edge management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outlook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of the mankind based on history, is 

a social issue and practice of the conservation, utilization and management of archaeological resources and cultural heritage. It can be 

said that public archaeology is the extension or application of scientific archaeology, while the latter is the academic foundation and 

bolster of the former.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the task of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present a 

new requirement of the times to archaeology, as well as the protection, utilization and management of archaeological resources. Also, 

they provide a valuable historical opportunit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ublic archaeology.

Keywords: Public Archaeology；archaeological resource management；applied archae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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